成人主日學
  以色列歷史(三)


講師：蘇穎睿牧師
第三十一課：兩約之間(2)
猶太人信仰在被擄期之轉變
(1) 會堂(Synagogue)的興起
(1) 以色列人被擄，聖殿被拆毁，祭祠的禮儀也因此而大受影響，會堂便隨之而興起。
究竟會堂制度始於何時何地？沒有人能肯定，但一般學者都相信這是始於猶太人被擄期，地點是巴比倫。在猶太人亡國後，在巴比倫的猶太人並沒有學像埃及的猶太人在伊里芬島建聖殿。他們卻在巴比倫設一些社區中心，可以在那裏誦經和禱告，只是沒有祭祠的禮儀，會堂基本上是猶太人可以聆聽及學習神律法的地方，也是可以敬拜的地方，後來亦發展頗多。
(2) 當以色列人回歸故土，他們也把這會堂的制度帶回來巴勒斯坦。按猶太人規矩，每十個男人便可成立一個會堂，於是在以後幾個世紀，巴勒斯坦會堂林立，這都是猶太人宗教生活的中心，也是猶太人社區中心，而猶太人信仰主要是依賴各地會堂來維持。
(3) 聖殿與會堂最主要的分別：中央聖殿是以祭祠為中心，但會堂卻沒有祭祠，取而代之的是對律法書的講解(摩西五經)，在整個舊約時代，律法書都不受重視，一方面是百姓偏離神，另一方面是因為有祭祠，百姓自然不看重律法書的研讀，況且，昔日印刷沒有這麼進步，律法書並不是每人一本，而是由祭司負責保管，僅在特別日子才向百姓誦讀，所以律法書在整個舊約時代都非流行，他們只是以口頭的教導。事實上，在很長的日子中，律法書根本就遣失了，直到猶大王約西亞時，祭司希勒家才在修葺聖殿時無意中找回律法書，約書亞便以此書為基礎，召集猶太人在神面前立約，謹守神的律法。
(2) 律法書地位之提高
(1) 在被擄期間，祭祠被迫停止，百姓只能看重律法書，律法書便成了百姓指導的準則，擁有無上權威，再者，國家亡了，百姓被擄，過著悲慘的生活，他們深深地覺得律法書的重要，於是隨而興起的是抄寫律法書及其他舊約書卷給各會堂使用。
(2) 負責抄寫聖經的稱為文士(Scribes)。文士地位崇高，他們不但是抄寫聖經，同時亦負責在會堂中講解聖經，這種抄寫和解經的角色在舊約時代是極少有的。於是，被擄期興起的會堂也成了抄寫和儲藏律法書的中心。不但如此，猶太人也習慣每逢安息日到會堂聚集，聽講聖經的習慣，猶太文士在會堂對聖經的解釋，日後被輯錄成為很多「他勒目」(Talmud)文獻；這些文獻對日後學者對舊約的釋經工作有很大的參考價值。
(3) Talmud是討論猶太教的律法、習俗、歷史、倫理等課題，是猶太拉比的重要典籍，僅次於舊約聖經。
Talmud分為兩部份
· Mishnah (200A.D.)
· Gemara (500 A.D.)
但事實上，Mishnah和Gemara二字通常互相可以通用。
(A) Talmud的發展史  
· 起初，猶太人只重口耳相傳，是稱為Oral Tradition他們討論摩西五經及其他舊約聖經，但並沒有文字記載；但有時他們會留下一些筆記，特別是一些定論(court decisions)。

· 但自從70A.D.耶路撒冷城被毁，對猶太教起了極大的變化，他們要面對一個事實－聖殿被拆毁了，他們也失去了國土及平台，舊有的制度不再可以使用，就在此時他們只有用文字記載神的律法和解釋，起初是有關摩西五經的解釋，後來更廣泛地討論各樣神學、釋經、律法、倫理的問題，到了200A.D.拉比Judah haNasi就編著了Mishnah。
· 昔日Oral Tradition有兩大派，一是School of Shammai，一是School of Hillel，Talmud是記載所有不同意見的。　
· 隨後的年代，不少在巴勒斯坦及巴比倫的拉比不住研讀及討論Mishnah，他們把這些討論記載在Gemara內，Gemara在希伯來文是解作完成（Complete），事實上，Gemara主要是發揮Mishnah的觀念，撰寫Gemara的拉比稱為Amoraim。
· Talmud從內容來分可分為兩部份，一是Halakhic，一是Aggadic，Halakhic是討論猶太的律法和實踐（Halakha），Aggadic以釋經、倫理、及歷史為主。
· Gemara的撰寫是由兩大陣營寫的，一是在以色列(巴勒斯坦)為中心的拉比，一是以巴比倫為中心的拉比，所以Talmud又分為Jerusalem Talmud 和Babylonian Talmud；Jerusalem Talmud的寫成時間約於4世紀年間；巴比倫Talmud寫成時間約於5世紀。

· Jerusalem Talmud是西亞蘭文寫成的;但Babylonian Talmud 則有希伯來文及亞蘭文，但其中大部份都是希伯來文寫成的。
(4) 我們可以這樣說：「在被擄期間，猶大百姓的宗教形式也起了極大的變化。會堂代替了聖殿，文士代替了祭司，律法書代替了獻祭。」
在舊約時，百姓是以聖殿為核心(People of the Temple)，但被擄後百姓轉型為以律法書為核心(People of the Book)。猶太人信仰成為一個律法的宗教。回歸巴勒斯坦後，這種型態並沒有改變，雖然聖殿得以重建，但聖殿已無昔日的光輝，正如以斯拉記三：1-2說：那些見過舊聖殿的年老人，見到的重建的聖殿，不禁大聲痛哭流淚。
(5) 在希伯來書十：25是一節很有趣的經文「你們不可停止聚會，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勸勉。既知道那日子臨近，就更當如此。」這裏所謂聚會，希臘文是episunagoge ，這個字由兩個希臘文組成，一是epi(additional)，一是sunagoge(會堂synagoge），這裏表明昔日的基督教教會多少是有點像會堂制度，可能早期的教會敬拜形式與昔日的猶太人會堂是有些相似。
(3) 文士以斯拉在宗教上帶來復興
(1) 聖殿的重建並沒有減少百姓對律法書研讀之熱心；再加上文士以斯拉的領導，帶來了猶太人在信仰上的復興。「以斯拉定志考慮遵行耶和華的律法，又將律法典章教訓以色列人。」(以斯拉七：10)尼希米8章亦記載以斯拉在眾人面前所舉行的「宣講律法書大會」，以斯拉「在眾民眼前展開這書。他一展開，眾民就都站起來。」（尼希米記八：5）以斯拉等人「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書，講明意思，使百姓明白所念的。」百姓因「聽見律書上的話都哭了」（尼希米記八：8）
(2) 這簡直好像我們今天所舉行的培靈奮興會一樣，他們不但讀，而且尼希米記十：29更說百姓發誓遵行摩西律法中一切律例典章，百姓對律法書這麼重視和遵行，在舊約時代是從未見過的。當然，以斯拉至大的成就，是重新把舊約整理修輯起來，今日舊約39卷正典大概多是在這時正式確立。以斯拉帶來的宗教復興對日後的猶太人歷史有著重大的影響。
(3) 雖然獻祭，聖殿，及祭司地位已被律法書，會堂及文士所取代，但這並不是意味著祭司制度之結束，當以色列相繼被外族統治時，他們往往不是直接統治，而是仗賴猶太人的領袖負責一些民事，而他們認定祭司是他們的宗教領袖，所以大祭司的地位也日益重要，他們往往不僅是宗教領袖，更是民族，社會及政治領袖，其中至明顯的是兩約之間馬加比時代，他們的祭司就是君王，然而到了耶穌時代，這些「保皇黨」的祭司們，雖然有政治勢力，但他們在宗教方面的正面影響也愈來愈少。 
(4) 新約時期的會堂及律法書的地位
(1) 到了新約時代，會堂及文士制度已經是非常普遍了。熟悉聖經的文士地位崇高，極受人民尊崇，讀經和解經也成了會堂聚會的必有內容，正如路加福音四；16-20，「耶穌來到拿撒勒，就是他長大的地方。在安息日，照他平常的規矩進了會堂，站起來要念聖經。有人把先知以賽亞的書交給他，他就打開，找到一處寫著說：主的靈在我身上，因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；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，瞎眼的得看見，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，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。於是把書捲起來，交還執事，就坐下。會堂裡的人都定睛看他。」耶穌就是利用這個機會，在會堂內宣內宣告福音。
(2) 另一面，聖殿雖仍在，但那兒有人作賣買，耶穌斥責他們，把聖殿禱告神的地方變成賊窩「耶穌進了殿，趕出裡頭做買賣的人，對他們說：經上說：我的殿必作禱告的殿，你們倒使它成為賊窩了。耶穌天天在殿裡教訓人。祭司長和文士與百姓的尊長都想要殺他，但尋不出法子來，因為百姓都側耳聽他。」(路加福音十九：45-48)，很多大祭司都是自私自利及貪婪的。
(3) 至於法利賽人，撒都該人，愛色人，他們的神學觀念有若干改變
a. 不再拜偶像─被擄的猶大人，不再拜假神偶像。

b. 分別為聖的觀念─他們自以為是神的選民，是神揀選的子民，極端的視外邦人為不潔淨的，法利賽人一字即是分別出來為聖的意思。

c. 盼望彌賽亞的降臨，尤其是那些愛色人，他們更渴望彌賽亞來到，啟開一個新的紀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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